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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　一　 编

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发展沿革和

职工队伍基本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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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　　一 章

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的建立与发展

世纪末 世纪初，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

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。由于 年丧权辱国的

《中日马关条约》的签订，帝国主义列强取得了在中国勘

地设厂的特权，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开始转向资本输出。

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涌入上海创

办纱厂的。

第一节　　　　内外棉十三、十四工场的建立

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原在本国设有第一、第二工场，

年内外棉株式会社的川村千山受日本三井洋行的

派遣来上海勘地设厂。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，相

继在上海建立了第三、第五工场。大战结束后，日商势力

在南洋无力与卷土重来的英国抗衡，于是转向中国进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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猛烈扩张，又先后设立青岛第六，上海第七、八、九，青岛

第十、十一，上海第十二等纺织工场。 年内外棉株式

会社又看中了上海苏州河南岸紧依劳勃生路（现为长寿

路）的一块地皮，建立了两个新工场，这就是占地

亩的内外棉十三、十四工场。

这块场址原来是一片农田，其间有三座祠堂，几条小

河和几处坟地。日商通过一个叫潘义泰的掮客对当地农

民威胁利诱， 年，内外棉在从而“征购”了这块土地。

这里平坟填河，破土动工，一幢三层楼的办公楼在厂区右

侧首先落成，同时，一座高达 米的烟囱在厂区中央矗

立起来。之后，由日本人大西喜一设计的两个纱厂相继建

造，即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十三工场（ 年现北纺工场，

月完工投产）、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十四工场（现南纺工

月完工投产）。三井洋行的发起人之一场， 年 川村

伴三的儿子是内外棉十三、十四工场的第一任大班；“五

卅”后大班改由森代理，以后又由 年藤山导彦接任，

左右盐田续任大班一职，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战败离任回

国。

第二节　　　　内外棉十三、十四工场的发展变化

年内外棉十三、十四工场在近厂门口左侧营建

了一座面积 平方米的 层楼花园洋房，作为三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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洋行头目和职员膳宿之处。接着又建造了两个织布厂，分

别称为内外棉株式会社上海第一工场织布厂（现北织工

年场， 月完工投产）和内外棉株式会社上海第二

工场织布厂（现南织工场 月完工投产）。年，

年，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十三、十四工场分别和第一工场

织布厂、第二工场织布厂合并为内外棉株式会社第一工

场纺织厂、第二工场纺织厂，即内外棉一厂、二厂。其时工

余人人已达 。

年，穷途末路的日本帝国主义将该四厂归属日

军管制，称为“棉纱布制造购入组合第四工场”。同年，两

纱厂的细纱机进行了扩充，在各自原有 台的基础上，

第一纱厂添装了 台，第二纱厂添装了 台，其时，两纱

厂规模共计 锭，两布厂布机规模共有 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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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厂在各个时期的生产情况见下表：

年 月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。国民党政府

经济部指派耿心一任内外棉一、二厂厂 日，又月长。

派张方佐接任耿的厂长职务。 日起工厂开始局部复

工，至次年 月方将全厂车子基本开 月齐。 年

日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（简称中纺公司）在沪正式成立。

年 月 日，内外棉一、二厂改称为“中国纺织建设

公司上海第一纺织厂（”简称中纺一厂），张方佐赴中纺公

司任 月职。 日吴欣奇继任厂长，并将原内外棉一厂纺

织两部改为北纺厂，北织厂；原内外棉二厂纺织两部改称

为南纺厂、南织厂。 年 月上海解放，工厂回到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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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中，中纺一厂改称为“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（”简称国

棉一厂） 年以后，改为“上海第一棉纺织厂（”简称

上棉一厂）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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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　　二 章

工人队伍的基本状况

第一节　　　　工人的来源和发展变化

甲午战争以后，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，大量的外国

资本涌进中国。中国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，一部分农

民被迫失去土地，另有一部分手工纺织业者失去了生产

资料，成了劳动力的出卖者。以上两部分人进入工厂，成

了最初的纺织工人。

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十三、十四工场建立之初，就是

通过“征地”迫使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第一批工

人。除了“征地”取得劳动力外，其他的劳动力来源，则主

要是江浙两省逃难来沪的农民。当时劳勃生路（今长寿

路）、英华里、梅芳里、石灰窑（药水弄）、滚地弄（番瓜弄）、

小沙渡（今西康路）一带的棚户区，聚集着大批这样的难

民，他们千方百计想进厂做工，以养家糊口，日本资本家

趁机招工，取得廉价劳动力。厂里的工人大多是苏北、浙

江、安徽籍的破产农民及其后代。据 年中纺一厂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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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统计（ 年中纺一厂工人几乎全部由内外棉一、二

厂失业工人复业组成，因而能够反映本厂在日伪时期工

人成员的情况），当时厂里 名职工中江苏籍有

人，占总数的 ；安徽籍的有 人，占总人数的

；浙江籍的有 人，占 ；其余的还总人数的

有山东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湖南、广东等省的工人。

内外棉一、二厂的工人大多来自逃难的难民，工人的

平均年龄普遍较轻。这些人年轻力壮且少家庭拖累，又能

胜任纺织厂的繁重劳动，进日商纱厂者居多。当时男工中

至 岁的占 至至 岁的占

岁的占 。女工 至中 岁所占比例要稍高于男

工，约占女工数的

日本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，大量地

雇佣女工和青年男工。 年全 名工人中女工厂

有 名 至。女工 至中 岁的占 岁

的占 ，该两部分 余即占女工总数的

男工的年龄状况也大致如此， 至 岁占

内外棉一、二厂的工人队伍有团结精神，斗争性特

强，他们无所顾忌，容易组织发动，这为以后中纺一厂中

共地下组织的建立，以及开展一系列的对敌斗争，创造了

有利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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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　　　雇佣和管理制度

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，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

相当激烈。日商纱厂为了用最低的成本攫取巨额剩余价

值，也为了奴役中国工人，制定了严格的雇佣管理制度。

这种管理制度目的是在经济上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，

在政治上剥夺工人的自由，对工人实施奴隶统治与压迫。

四班制　　内外棉纱厂的管理带有非常典型的殖民主

义色彩。它的主要形式是四级管理制。大班即全厂总管，

相当于厂长；二班负责人事财务；三班管一个工场；领班

则统管某个具体部门或班，是直接管理工人的。这些日本

领班，用野蛮的手段维持其对中国工人的统治。他们蛮横

不法，常常随意欺压打骂工人。抗战时期就在内外棉一、

二厂工作的张松祥回忆，他被日本领班打过好几次。有一

回他干活实在太累了，就倚在柱子上闭一会眼睛，被领班

中原看见，不由分说，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还有一次他的

徒弟用锉刀锉东西，算是违反了艺徒不准使用锉刀的厂

规，又被日本人打了一顿。 年进厂的曹盘秀，第一天

学会加梭子，第二天就要加 台车，第三天 台又要加

车。一次她忙乱中把梭子加反了，被领班发现，就叫她站

在墙跟前，抓住她的头使劲地朝墙上撞，直撞得她鼻青眼

肿，可是她还得忍气吞声地去干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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拿摩温制　　　　日方资本家除了采用领班直接管制工人

的手段外，还设置了拿摩温 的音译，意指工

头）这一职务，用这一手段达到用中国人管中国人的目

的。日方给拿摩温高于一般工人的工资，以使他们中的一

部分人死心塌地依附于日本厂方，成为日本资本家监视

工人的耳目和管制工人的帮手。内外棉二厂有个绰号叫

“叫化子”的日本领班曾经对工人说“：我是右手，她（指一

个亲信拿摩温）是左手，她的话和我的话一样，你们都要

听！”

拿摩温各不一样，其中极少数的拿摩温依仗日本人

的势力，对工人非常凶狠。内外棉二厂有个拿摩温，蛮横

地要求工人同她讲话要离开一段距离。有一次工人宗小

弟找其要求请假，刚开口，拿摩温就恶狠狠地说“：怎么，

你家里今天又死人啦！”工人曹盘秀一次生病吐血，向拿

摩温请假，讲了半天，拿摩温还是不肯，硬要她自己到写

字间向日本人请假，无端进行刁难。尽管这些人从日本厂

方得到颇多收入，但还经常“打秋风”敲榨工人。工人张汉

珍托拿摩温“小南京”介绍进厂时，送了 元钱，以后逢年

过节都要送礼，甚至“小南京”做寿、小孩满月、搬家也要

送礼，如若不送，即遭责难。平时她还要帮拿摩温做家务

杂事。

抄身制　　　　日本厂方对厂里的工人还施行一种侮辱人

格的制度 抄身制。日本厂方规定，不管是寒冬腊月还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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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炎夏酷暑，进出厂门一律要排队接受抄身。工厂大铁门

东西两侧的边门口，各有两条狭窄的铁栏杆围成的过道，

只能容一人通过。上工时，由日方指派的“抄身婆”和门

警，以防止带入危险品为由，查抄工人的衣服口袋和饭盒

等。他们还规定工人不准带生米进厂，如查出来就将其泼

洒一地，工人只能挨一顿饿。下工时，工人们也必须在这

里一个挨一个地排队受抄。东边由抄身婆抄查女工，西边

由“红头阿三（”印度籍门警）抄查男工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

外，全身抄遍，这种完全侮辱人格尊严的罪恶制度，一直

延续到全国解放前夕。工人严阿妹进厂第一天就饱受侮

辱，在放工出厂时，抄身婆将她衣服一撩，发现她裤腰上

系着一根油线带，立刻双眼一瞪，硬诬她偷厂里的纱线，

于是动手强行解开她的裤带，严阿妹再三说明这不是厂

里的东西，可是没用，年纪轻轻的姑娘只好拎着裤子走回

家，一回到家，伤心地大哭一场。厂方还规定工人来厂不

能穿白衣服，即便穿了也要在门口敲印子，否则就说你的

衣服是偷厂里布做的。

由于抄身严紧，排队要等许多时间，有的工人住得离

厂远，等到抄完身离厂，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又没有钱乘车，

靠两条腿步行回家，这样，工人每天实际付出劳力的时间

长达十四五个小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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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　　　　工人的工资、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

、工人的工资“。和上海其他各个产业的工人比较起

来，棉纺织工人的工资，要算最低的。” 而在棉纺织工人

工资中，又数日商纱厂里工资最低，平均起来大约要比英

商纱厂低 到 ，比华商纱厂 到 ，与日低

本国内纱厂相比只占日本工人工资的 到

同是日商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的厂，做同样的工作，

工资又各不相同。例如布机间的机匠，在内外棉一、二厂，

大都只有 元到 元一天，而在内外棉七厂和九

厂，则可有 元到 元一天。这样微薄的工资显然

是难以维持生计的，为此，许多男工不得不在下工后再去

拉黄包车挣钱，严重地损害了身体健康。日本厂方同各列

强在华企业一样，大量招用十二三岁的童工，让他们干同

成年人一样的活，由于年龄关系，他们相对付出的劳动强

度比起成年人要高得多，可是得到的工资却是最低的。就

拿内外棉一、二厂的童工来说，只有 元一天。

工资这样微薄，但日本厂方还动不动借故罚款，其名

目之繁难以胜数。细纱间一名老工人，冬天身上穿件破棉

袄，里面只有一件卫生衫。有一次卫生衫洗了未干，只得

①《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。年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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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身穿棉袄上班，为了御寒，她拿了点花衣裹在棉袄里，

准备下班时再取出来，不料被日本三班“毛胡子”看见，劈

面挨了一记耳光，又被带 元到写字间训了一顿，罚去

钱，这相当于她四五天的工资。还有一次，日本领班在工

人张汉珍的纱袋里发现一根单根接头纱，就不分青红皂

白，狠狠地踢了她一脚，并罚了 元工钱。日本厂方罚扣

工钱的名目繁多。上厕所次数多要罚钱，筒管掉下地要罚

钱；生病停工更要罚钱。所以，即使是微薄的工资工人也

不易得到全薪，经七折八扣，所剩有限。

、劳动条件。在上海的纱厂中，日商厂工人遭受的压

迫和剥削是最深重的。日本资本家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，

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，实行的是日夜

两班轮流工作制。 出（”早晚进工人每天“ 点交接

班），工作 小时，一班做下来，往往累得精疲力尽。工人

徐玲娣进厂做童工时才 岁，一天繁重的劳动后，累得连

路都走不动了，只好让她的叔叔每天背着她去上工，下工

时再到厂门口接她，把她背回家。用工人自己的话来说，

纺织工人是披着星星上班，披着星星下班。逢到棉纱生意

好的时侯，资方还要强迫工人加班，常常要连续工作

到 小时，而加班的工资仅仅是一副大饼油条。日本厂

方把工人当成活的机器，除了发放微薄的工资以外，对工

人的生老病死一概不管，他们根本不把工人的劳动保护

当回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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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早年在内外棉十三、十四工场当泥水匠的叶小毛

回忆：不管是寒冬还是酷暑，一律露天作业，且没有任何

小时劳动保护用品，一天干 重体力活，所得工资仍难

以养家糊口。铜匠间有个临时杂务工，是个二十来岁的崇

明青年，有一次他从天轴下边走过，正逢上面在安装天

轴，没料想天轴从上掉落下来，正好砸在他的身上，顿时

瘫倒在地。工人们用箱子盖抬着他送往医院，才走到半

路，他就咽了气，厂方对此事故竟一推了之。

早期的内外棉十三、十四工场，车间里没有任何通风

设备，劳动条件极端恶劣。夏天车间象蒸笼，机器热得发

烫，摸不上手；冬天则象冰窟，要穿棉袄才能干活。直至到

了内外棉一、二厂时期亦是如此。每当黄霉季节，为防止

外面潮湿的空气进入车间，影响生产，日本厂方竟将车间

门窗全部紧闭，致使车间里闷热难当，时常有人在工作时

晕倒。每天汗流浃背地工作，一天下来黑衣服上满是汗渍

渗干后的白色盐花。尽管如此，工人连洗把脸都得偷偷摸

摸的，生怕被领班看见，借故罚款。

超长时间的工作，使工人一直处于极度疲乏之中，加

上车间工作环境恶劣，机器上安全设备差，工伤事故不断

发生，工人安全毫无保障。就拿织布厂来说，被飞梭打伤

而留下疤痕的比比皆是。内外棉一厂一名女工到车间上

工，刚进门就被一只飞梭射瞎一只眼睛。事后非但没有得

到什么抚恤、照顾，反而被停了工。一厂一名女工在钢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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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上揩车时头部撞到飞速运转的机器上，顿时血流满地，

待送到医院时已经身亡。日本厂方却说：“要问问她为什

么把头撞到机器上去，机器撞坏了还要找她算帐。”还有

一次清花间和花缸，因没有安全装置，皮带开关飞出，一

名工人脑袋被砸成两半，当场死亡。

这些事例足以说明，内外棉十三、十四工场开出的每

一个锭子上，都沾满了中国工人的血和汗。

除了生产场所劳动保护设施差外，吃饭、喝水、洗涤

等基本生活福利设施也很差。喝的水不能带进车间，吃饭

不准关车。那时没有食堂，工人边吃饭边开车，纱头断了，

把饭盒放在机器旁，等接好头再吃，饭上已结了厚厚一层

花絮。冬天一到，吃冷饭是常有的事。当时，一个工场只

有一只木制的喝水槽，长约 尺，尺，宽 尺半，深 里面

盛的水根本烧不开，上班时工人们在里面泡饭，喝水，下

班时男工用里面的水洗澡。第二天工人们又在里面泡饭

和喝水，水槽里的水面上常常漂浮着一层混浊的泡沫和

飞花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，工人们健康受到极大的损

坏，好多工人患胃病、肺病，停工没有工资，又没钱看病，

所以身体越拖越垮。内外棉一厂布厂的保全工朱金保腹

部生了一只肿瘤，越长越大，但无钱进医院诊治，一直拖

到上海解放后，才得以进纺织医院开刀治疗，割去了一只

重达 克的血瘤，一条命总算得救了。

抗战胜利后，经过工人的多次斗争，工厂才建起了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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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、托儿所、浴室等设施，即使这样，工人食堂仍然不供应

饭菜。工人自带生米，淘净后送到食堂的蒸饭箱内，到吃

饭时再去取蒸熟的饭，这比日商厂开水泡饭要好些，但时

有拿错饭盒及饭盒失落的事发生，以致一些工人常为此

挨饿。纺织厂女工多，生儿育女，本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但

日本资本家只要一发现女工怀孕就说：“大肚皮，坏东

西！”马上把工人开除出厂。女工怀孕就意味着失业，所以

女工一怀孕就用布带子等扎紧肚子，其结果往往造成流

产，落得一身病。即使侥幸未遭开除，临产时也不敢请假，

结果孩子生在车间里，甚至生在厕所里的事，也时有发

生，婴儿死亡率也随之升高。许多女工为了躲过生育这一

关，就用土法打胎，二三次下来身体自然就垮下来。即使

有幸把孩子顺利生下，产妇马上就得上班，否则还是要失

业。女工曹阿妹有一次产后才三天，便迫于生活，支撑着

到厂里上班，虽然家住石灰窑，离厂还算近，可她头晕目

眩，四肢无力，几百米的路走了一个多钟头。上工以后，不

一会就感到眼前一阵发黑，她连忙蹲下来想休息一会儿，

不料被日本领班看见，就恶狠狠地揪住她的头往车脚上

撞，打得她眼前直冒金星，多亏小姐妹帮忙，才回到了家。

、生活状况。倍受民族歧视和残酷经济剥削的内外

棉一、二厂工人，生活状况可想而知。虽然经过“五卅”斗

争，日商纱厂工人的待遇有所改善，可是经过了“一 二

八”和“八 一三”日本帝国主义两次侵略战争，刚刚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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